
岛国意象 

重新拾起画笔，就好像再次走入一座孤独的丛林。 

那座静静地横卧在热带的版图中，被密密的绿叶覆盖着的丛林。丛林恍若与世隔绝般，似乎没

能看见有一条能通向外面世界的清楚的路径。或许依稀可以窥见一些仿佛是前人走过所遗留下

的小径的痕迹，但那模糊的印记显然不是刻意开采出来的。 

把画笔沾上不同颜色的颜料，沾在摊开的白色的画布上，顿时有如时空交错般，仿佛是要开始

将一段童话般七彩的故事娓娓道来一般。然而这样的故事却不知要从哪年哪月说起。在构思冥

想的过程中，一番混沌的思绪仿佛在空气中旋转翻腾，最终落到眼睛看不到的位置上。 

我无法把梦中所看到的那幅景象转化成画布上的画，就好像我无法把脑海里构思的那种意境写

成一首诗。诗歌可以写得意识流，画作可以画成印象派，却也无法准确地反映梦中脑海里的景

象和意境之一二。 

梦境很美。我常常在梦中醒来，然后懊恼梦醒时分梦已消逝。消逝得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尽管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总似乎在提醒我当下是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我躺着的地方是我熟悉的

房间，深褐色的壁纸还是一样展现它略微凸显的质感，即使只是触目所及。天台上挂着的风铃

还是随着风的吹拂在摇摆着清脆的铃声。 

*   *   * 

把画架架好后，我开始构思一幅岛国的风景图。从很久以前，我就开始这样思考岛国的意象，

或美其名是代表南洋的图腾。从远古以来，我们常常都对着某种图腾进行膜拜与敬仰。我自然

不想把岛国的意象变成明信片上的那种生硬的风景画。这座岛原本就是一座孤独的丛林。我们

的先辈们也曾经迷失了好久，历尽了千辛万苦、百转千回才从丛林中找到了出路走了出来，这

过程中也从覆盖着的密林中看到正午阳光的倾泻。 

阳光很好。我沿着阳光的照射线看过去，一些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的石块上开始出现不规则的

脚印。我很讶异我之前竟从未发现。那明显不是我自己的脚印。我发现原来在我走到这里之前，

或许已经有不少人走过，从迷雾中走出来。 

我正构思我的画应该以什么颜色为底色。白色其实最简单，用色最少，然而朴实中却也过于单

调。我常常都有灵光一闪的想法或者念头以一种桀骜不驯或放荡不羁的景象或不安于室的诗句

在脑中浮现。这样的想法或念头常常跳跃性地在我的灵魂里打转。我想起北半球秋天时候徐徐



的落叶，或者樱花在空中纷飞时候的模样，我该在落叶或樱花纷飞时就拿起相机的，可是每一

次按下快门之后，照片中只能看到落叶和樱花撒满一地的样子。 

满地黄花堆积。堆积的不仅是黄花，还有一地的落叶，还有美丽的梦境。 

那一日，风卷云舒，云淡风轻。 

然后我尝试把颜料混合起来，想看看究竟能混出怎样意想不到的色彩。色彩的浓度适合抒写怎

样的心绪。在天色将黑以前，是否能把白天的阳光画进画布里？在阳光倾泻的丛林或者画室中，

我仿佛看见画室的窗上有一抹日晕的反射。 

轻轻地，就这样把步伐开展开来，顺着泥快铺成的山路走下去。热带的丛林散发一种习惯性的

忧郁，偶尔会遇见一朵羞涩的花朵，在万绿丛中成为一枝独秀。从覆盖的绿叶倾泻而下的阳光

洒在褐色的泥地上。我想着要如何把这样的景况涂抹在我准备好的画布上。 

岛国究竟是一幅怎样的意象？是许多的钢骨水泥所营造的大都会的印影？城市的摩天楼比肩继

踵、直耸入云地比高，南岸的高速公路从水平线上铺展长长地延展最后消失在海底。美丽的体

育城摇曳多姿并摩拳擦掌地开枝散叶，对着美丽的滨海跃跃欲试的加冷盆地洋溢着一幅欣欣向

荣的姿态，即便已临知天命之年，却依然年轻奔放。 

*   *   * 

闲暇时喜欢走街，就这样悠游自得地把闲散的步伐随性地拓印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里。我不爱逛

乌节路，倒是喜欢把一个下午的时间全耗在以政府大厦为中心的方圆一公里的城市走道上。岛

国所有的博物馆都几乎集中在这里了。此外，国家图书馆、书店、剧院、表演厅等。这几年管

理大学也在此处落了脚，为整个市区增添了几许书卷味。 

岛国猛烈阳光，一般不太适合走街。好不容易盼来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从书城开始探索寻找

岛国的意象。沿着桥北路，走向白色的赞美广场。走向十字路口的方向，左边是莱佛士酒店，

左前方则是瑞士新加坡史丹福酒店。我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游客，着上热带岛国适合穿的 T

恤和百慕达短裤，想象自己在一个异地旅游般，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认识这个我其实非常熟悉

却隐隐约约有一股陌生的城市。两座十九世纪建成的历史悠久的白色建筑——赞美广场和莱佛

士酒店在十字路口的两端遥遥对望，中间隔着鹤立鸡群般的瑞士新加坡史丹福酒店。历史和现

代就仿佛巧妙地汇集在了这个十字路口。赞美广场这个名字不知道是谁的杰作，翻译得太好了。

广场里面酒吧、咖啡馆、餐厅林立，洋溢着一种暖洋洋的欧陆风情。广场里有一处我非常喜欢

的景观，我甚至认为如果要入选新加坡十大照相取景之处这里肯定榜上有名，就是站在哥德式

的教堂的背面靠右的位置对着教堂建筑连着通往地下层的宽宽的阶梯看过去。这个景致实在太

美了，特别是到了夜晚时分结合着周围的灯光。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也是一次无心的旅程中无意的邂逅，我很难相信这样的景致竟会出现在四季如夏的岛国。我更

难想象这里以前是一所学校。有这样美丽的校园，当时的学生的确是太幸福了。 

本着支持环保绿化和提倡有氧运动，在城市里设立越来越多的步行街可说是全世界各国的一个

趋势。因为如此，虽然阳光依旧猛烈，感觉上岛国的市区也越来越适合步行了。其实就这样找

一个慵懒的下午随处走动和阳光作伴也是一种享受。在市区，我总喜欢坐在管理大学的楼层里，

在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时回想自己的大学生活。在参加的许许多多的作家节或电影节的时段里，

我常常就喜欢随身携带一本书，然后窝在李嘉诚图书馆楼下的木桌椅上看着，以填满我活动与

活动之间的空挡。这段时间，我仿佛感觉自己就好像是这里的学生一样，呼吸着城市大学的空

气。把大学城市化，把城市大学化，真亏我们想得出来，在我来看，也真是一种创举。在这里，

你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身处在大学还是身处在城市了。从这里，你要步行到国家博物馆或美术

馆都很方便。而且，不说你可能没有留意到，这里的咖啡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越开越多

了。管理大学四周围的林荫也自然而然地把这座不大的城市大学给绿化了，说到这里，我仿佛

想起刘禹锡《陋室铭》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之姿，大抵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景致吧。 

如果要登高望远，那一定要上维多利亚街的国家图书馆大厦。十六层楼的现代化建筑在这一带

可算是个庞然大物，虽然看上去和传统的图书馆的概念格格不入，她却仿佛在提醒我们现代的

图书馆已经是高科技的产品，就好像其建筑外形一样。她的存在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座曾

经矗立在史丹福路的旧国家图书馆，这是很多国人美好回忆的象征和地标，她几乎已成为了很

多人成长过程中的意象。红色的砖块覆盖了整座四层楼的建筑，是如此的朴实温暖人心。随着

几层阶梯拾级而上就是馆的前厅和大门。一点也不跋扈的建筑让人感觉亲近，完全没有距离感。

从四层楼到十六层楼，我仿佛看到知识在攀越，在数据时代，知识逐渐爬上云霄了，和我们的

距离反而好像愈来愈遥远。也的确，正是在十六层楼的观景台，我们可以鸟瞰整个市区，也是

在这里，我们迎来了高行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生竟能有机会和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者

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在听完他的演讲后，我们乘搭了同一趟的电梯。他一行人就在我们进了

电梯后也走进来了，转过身后，他就在我身前不到十公分触手可及的距离。 

就好像怀念旧的国家图书馆一样，我其实是个念旧之人。因此，你可以想象，当维多利亚剧院

和维多利亚音乐厅经历了好多年终于翻新完毕之后，我马上重新把她们当作我城市步行的重要

一站。旁边就是亚洲文明博物馆，后面就是现作为艺术之家的旧国会大厦。我每次经过这里或

者新加坡河时都要驻足围观正在翻新的剧院和音乐厅，以及将两座建筑接连起来的高高矗立的

钟楼。像这样的钟楼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她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我们以前学校演出都在这里

进行。虽然有了滨海艺术中心，然而对着两座灰白相间的维多利亚式建筑还是充满着怀念。两

座建筑都见证了岛国表演艺术发展的历史。这座城市的表演厅和剧院原本就不多，两座建筑于

是便愈发显得珍贵。 



剧院和表演厅隔一条小马路是宏伟的政府大厦和旧最高法院。这两座具代表性的建筑都是岛国

历史变迁的见证。从每年有许多大学毕业生都喜欢穿着毕业袍来这里拍照留念可以看出其建筑

风格之特别和雅致。两座建筑都有浓厚的古典主义的风格，因为是政府机关，因此皆予人严肃

庄重之感。旧最高法院已在大约十年前搬去了新的建筑物，就在旧楼后面的一座现代化大楼。

而一提起政府大厦就会联想到她前面隔着圣安德烈路的大草场，这里是过去许多年国庆日检阅

典礼进行的地点，虽然因为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我一次也没现场看过。两座建筑目前正在重

新翻新成为新的国家美术院，听说即将完工。非常期待翻新后的样子。 

沿着新加坡河两岸走下去，几乎是在追溯着岛国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在克拉码头这一头，或是

船坞码头那一头。十年清河方有今天清洁的河道，让游客们能尽情地在河边享受着啤酒和美食，

也让游览船只在河中自由来去。每一条城市的河都有她说不完的故事。我每一次如果有机会招

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总会带他们到这里沿着河道走，无论是从上游走到下游，或者是从下游走到

上游，在步行的过程中，总能让他们感觉到岛国的蜕变。这里一忽而浮尔顿大厦变成了浮尔顿

酒店，那里一忽儿附近的红灯码头和老巴刹也翻新了，周围还多了许多不知名的商业建筑和摩

天楼。城市的变化可以在转瞬之间。对于那些不在市区工作的人例如我来说，变化以后的市景

总是会有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在每一座城市的角落，都会有一些你不小心会忽略的事物。我指的是福康宁山。这是一座我们

常常经过，却又常常不经意地忽略的地方，因为她就仿佛躲在城市的角落边缘。我们最习惯的

就是把焦点都给了山脚下的城市或建筑，然后很习惯地忘记在城市或建筑的周围有一座保护她

的堡垒。每一座城市都有一座山，每一座城市也有一条河。城市大都背山面水。如果说城市的

河是孕育她的母亲的乳水，那城市的山就是有如父亲般的厚实的臂膀。福康宁山俗称皇家山。

这里是岛国历史的地标。殖民与二战的历史在这里都能找到见证。在穿梭于城市的繁华和热闹

之际，应该懂得闹中取静吧。那不妨登山吧。沿着山坡的阶梯拾级而上。那可是城市中少有的

绿荫。 

*   *   * 

说到这里，我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画室。画室外的天空依然万里无云，我今天就要把这个岛国的

城市图景移植到画布上去了。我在思考的是要如何以最自然的方式突显岛国的神态。从隐秘的

丛林走出来以后，日光的显现提醒我城市的足迹正在前方向我招手。我于是拾起画笔，开始在

画布上细细地描摹，最后大力地泼墨，希望借用我最深情的一笔为岛国的青春添上最美丽的色

彩。 

写于 2014 年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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